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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怀三境　追忆《玲珑》

谢　鹏

记得是在 2002 年的 2 月 12 号晚，我随着奄奄一息的蜡烛写完

了《玲珑》的最后一个音。七天的不眠之夜把我五年的大学生涯与

两年在音乐公司工作的心路历程都一一化作音符，其每一个音符后

面都印记着那时的我对社会、人生和艺术的思考。如今耳边再次响

起《玲珑》的音乐时，尤其是京胡那肝肠寸断，丝扣木鸣的念白，

十三年前在创作这部作品时的情景与笑看人生的态度又随着音乐扑

面而来，这些将我直接带到了十三年前那段青涩岁月之中。

记得当时引发我创作《玲珑》的冲动与缘由主要有两个 ：

一、在音乐公司工作的两年中，我慢慢感到理想与现实的距离

相去甚远，不啻天渊，随之带来的便是内心的纠结与挣扎。经过长

时间的心理斗争与彷徨，最终我选择了拂袖而去。但“而去”之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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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带来的不仅是“昨夜西风凋碧树，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”的自

由心境，还有“伶仃孤叶风寒擞，饥肠辘辘衣单薄”的生活处境。

在这样的状况下，我迫切地想要创作一部作品来清洗这两年来所有

的浅薄与铅华。虽然生活拮据，但我仍然坚持去寻找我在音乐创作

道路上的独立人格与自由思想。

二、一段民国时期的历史事件深深地触动了我，那就是在 1927

年 6 月 2 日上午，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王国维在北京颐和园昆

明湖投水自尽。虽然关于王国维自杀的原因有多种说法，但我更愿

意相信同为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的陈寅恪在《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》

中所说的：“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，为此文化所化之人，必感痛苦，

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，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 ；迨既达极深之

度，殆非处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。”王国维在他的遗言

中写道：“五十之年，只欠一死，经此世变，义无反顾。”他是因为“世

变”，也是为“文化”的没落而死。一个中西美学思想融会贯通的学者，

因为内心的文化尊严受到“迍邅之世”的侵犯而求一死来获得心中

的一份安宁与理得，这样的境界惊风雨，这样的气节泣鬼神。

王国维在《人间词话》的三种境界中写道 ：“古今之成大事业，

大学问者，必经历三种之境界。‘昨夜西风凋碧树，独上高楼，望

尽天涯路。’此第一境也。‘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。’

此第二境也。‘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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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第三境也。”这“三境”不仅道出了有理想、有抱负之人所必须

经历的三个阶段，而且也道出了文人治学、艺术家追求理想过程中

的三种不同心境。为了与“三境”结构形式统一，“散—快—散”

三段体的音乐曲式结构便自然形成。同时我也想借此形式来表达我

对国学大师王国维的缅怀之意与钦敬之情。

《玲珑》在创作之初，什么样的音乐语言与创作方式是对“三

境”中人文情怀与文人情操最佳方式的表达，这一问题让我陷入了

长时间的思索之中。王国维的境界之说重在传神，崇尚“味外之味”，

犹如空中之音、相中之色、水中之影、镜中之像，只可意会，不可

言实。过于明确的音高并不能准确、贴切的体现三境中那入乎其内、

出乎其外的人生境意。过于实际的旋律也难以对深层的人生感悟与

诗词内意做到较为贴切的刻画。所以用京胡的“念白”、只言片语

的旋律去写意；用民族乐器非常规组合的声响来造境是我对“三境”

中那飘然在内心、游离在灵魂的人文情怀与精神感悟进行诠释与解

译的最终选择。

“京胡念白”是全曲的核心动机材料，也是整曲的精神灵魂与

音乐中心。如按照西方作曲技法的习惯，既是核心动机，必然成为

重点展开对象。其中多样的发展手段必将此动机材料拆解、展开得

彻头彻底。而在面对“三境”中的人文精神与处世境界时，西方作

曲技术对动机材料的用法与作法显然不能与之相吻合及相适应，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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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反而需要“敬而远之”。中国传统文化意蕴与文人音乐讲究传神、

抒意、留韵，西方则注重研究音乐艺术的材料与结构，所以在对“京

胡念白”这一核心动机的使用上我十分节俭，并没有像西方作曲技

术那样“铺张”地展开，以求在创作中形势与内容达到统一。

全曲共设计了三次念白，每一次念白都被分别埋藏在散—快—

散的各音乐结构中，“不多用，不展开”是我对核心材料在作曲过

程中运用的态度。这并不是想与西方作曲技法刻意作对、故意反其

道而行之，而是当初在选择“京胡念白”作为曲中核心材料时，我

看重的不是“念白”本身，而是念白之后听众对音乐自身的反应与

其后的想象及对念白之后“留白”的体味。在这三次念白中，我力

求其每次的句法、情绪与每段诗句的结构、气息、意境相对应 ；每

段音乐的内容、情感与“三境”中每段诗句的含义相融合。但其中

也有勉为其难的情况存在。例如，第一境“昨夜西风凋碧树，独上

高楼，望尽天涯路”（出自晏殊的《蝶恋花》）。在形式上，这段诗

句为三句式不对称结构，其中所用字数都不尽相同。在此条件下，

此段念白在音乐处理上我保留了原诗句中的三句式来求得句法的统

一，但念白中的“字”数在当时的创作情境下，由于音乐的惯性与

原诗句的字数不能一一吻合，从而很难达到完全统一。最终我还是

选择了顺其自然，一切都按照音乐与诗句的惯性自如进行。

在《玲珑》中，除“京胡念白”之外，其大篇幅的音乐属于“造境”，

其目的是对“念白”这一核心材料进行铺垫、补充、刻画、衍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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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各民族乐器音色的发挥及组合是此部分的主要技术特点。自二十

世纪七十年代以来，中国民族音乐在前辈作曲家的笔下得到迅速发

展。各乐器的演奏法、音色、技巧均得到了突破与更新，同时个别

乐器的音色、技术更是被发挥到了极致。如此丰富的乐器加上如此

之多的音色不知可以组合成多少复合音色，而在这些复合音色中，

因为演奏法的变化，不知又会产生多少瞬时的变化，所以，以民族

乐器现有的条件便足以产生令人耳目一新、丰富多姿的音色世界。

《玲珑》中的“京胡念白”附着着一个独立的文人角色，在曲中

自由游走。它好比是以王国维为代表的一代文人在艰辛的处境之下

仍高傲地独行于世态炎凉。他们保持着崇高的使命感。他们把使命

看得比生命还重，他们勇于担当，敢于担当。他们所展现出来的文

人气节，让国人引以为豪又心生肃敬。孟子说 ：“生亦我所欲也，义

亦我所欲也。二者不可兼得，舍生而取义者也。”他们已超越了生死

的界限，他们追求的是一种永恒的气节与精神。他们为气节而生，

为气节而死。在他们骨子里所散发出的不屈与坚毅让我看到了一种

对气节与担当执著的坚守。正所谓举世皆浊我独清，众人皆醉我独醒。

时过境迁，十三年前的那种情怀依然还保留在我心中。在《玲珑》

的尾声中，京胡那孤零零的吟奏就像是黑暗中的一盏明灯，时刻照

亮着我心中的那点日暮途穷 ；它也像是那污浊中的冰洁，淤泥中的

清莲，时常擦洗着我眼中的尘垢，它更像是纷乱之中的那一分安详，

让人在道尽途殚中看到最后的一丝希望。


